
今
屆
獲
得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頒
發
終
身
成
就
獎
的

得
獎
人
之
一
松
哥
何
明
松
委
託
我
到
頒
獎
台
上
代

他
領
獎
，
並
唸
出
他
的
一
段
得
獎
感
言
。
我
預
先

將
他
的
話
消
化
及
背
誦
，
然
後
以
他
寫
該
段
文
字

的
情
感
唸
出
。

他
說
：﹁
我
覺
得
大
會
在
我
退
休
時
頒
發
這
個
獎
項

給
我
是
很
有
意
義
，
因
為
這
是
我
從
事
化
裝
行
業
三
十

九
年
的
成
績
表
，
令
我
感
到
很
開
心
和
安
慰
。
同
時
，

亦
令
我
有
很
大
的
感
觸
。
回
憶
起
二
十
四
年
前
的
秋

天
，
我
本
來
是
居
住
在
廣
州
寬
敞
的
大
屋
的
，
卻
跑
到

香
港
住
在
小
小
的
劏
房
之
中
；
我
明
明
享
受
着
妻
子
每

天
為
我
燒
飯
的
幸
福
生
活
，
卻
要
在
香
港
每
餐
捱
盒

飯
，
過
着
孤
獨
的
單
身
生
活
。
當
時
，
我
的
女
兒
只
得

六
歲
，
是
很
需
要
父
親
在
她
身
旁
照
顧
她
，
看
着
她
讀

書
和
成
長
的
。
可
是
，
我
卻
在
這
個
時
候
離
開
了
她
。

我
真
的
對
不
起
我
的
妻
子
和
女
兒
。
所
以
，
今
日
我
得

到
這
個
榮
譽
，
可
以
說
是
我
以
多
年
艱
辛
的
生
活
來
換

取
得
來
的
。﹂

跟
着
，
松
哥
以
化
裝
師
的
心
聲
說
了
以
下
的
話
：

﹁
另
外
，
我
認
為
劇
協
今
天
頒
發
這
個
榮
譽
給
我
，
其

實
並
不
是
單
單
屬
於
我
，
這
個
獎
項
亦
是
整
個
香
港
化

妝
師
同
行
的
榮
譽
。
我
希
望
戲
劇
界
今
後
會
對
化
妝
師

的
工
作
更
加
重
視
。﹂
之
後
，
他
感
謝
了
一
些
曾
與
他
合
作
的
化

裝
師
。

松
哥
的
得
獎
感
言
很
短
，
但
當
我
在
台
上
唸
此
段
致
謝
辭
時
，

我
感
到
台
下
的
觀
眾
都
能
感
受
到
松
哥
的
混
合
着
悲
和
喜
的
心

聲
。
我
一
邊
唸
辭
時
，
也
一
邊
因
為
被
他
對
妻
女
的
真
情
懺
悔
而

感
動
至
眼
泛
淚
光
。

完
場
後
，
一
位
曾
與
松
哥
共
事
多
年
而
又
是
父
親
輩
的
資
深
演

員
告
訴
我
，
他
很
明
白
松
哥
那
些
年
獨
在
香
港
的
心
情
。
要
留
下

妻
女
在
廣
州
生
活
，
自
己
獨
個
兒
在
異
鄉
工
作
，
相
信
只
有
曾
經

有
此
經
歷
的
父
親
輩
才
能
明
白
那
份
滋
味
。
不
少
劇
界
朋
友
亦
跟

我
說
他
們
在
聽
松
哥
的
致
謝
辭
時
都
不
禁
動
容
。

松
哥
託
了
一
位
曾
經
與
他
合
作
的
化
裝
師
替
他
錄
影
我
在
台
上

代
他
致
辭
時
的
情
景
。
那
位
化
裝
師
告
訴
我
當
她
一
邊
錄
影
時
，

一
邊
感
動
得
流
下
淚
來
，
她
拿
着
手
提
電
話
的
手
甚
至
因
為
她
太

過
激
動
而
顫
抖
下
來
。
松
哥
獲
獎
，
他
的
朋
友
會
如
此
激
動
，
可

想
而
知
他
是
怎
樣
的
一
位
前
輩
。

我
當
晚
返
家
後
，
松
哥
從
內
地
傳
來
了
訊
息
。
他
已
經
看
了
短

片
，
很
感
謝
我
將
他
的
致
謝
辭
真
情
演
繹
。
他
讚
賞
我
的
演
繹
比

他
的
原
稿
更
能
觸
動
人
心
，
他
的
妻
子
看
後
也
感
動
不
已
。

我
很
高
興
我
的
小
小
工
夫
能
為
本
來
就
已
經
是
美
好
的
事
情
錦

上
添
花
，
令
這
個
頒
獎
禮
多
添
一
段
令
觀
眾
留
有
深
刻
印
象
的
環

節
，
亦
令
大
家
對
向
來
低
調
但
成
就
高
的
松
哥
有
多
些
了
解
。

一段感人的領獎辭

寫
民
國
劇
本
涉
及
舊
時
北
平
的
六
國
飯

店
，
一
直
以
為
北
京
飯
店
前
身
就
是
六
國
飯

店
，
原
來
兩
回
事
。

一
九
零
零
年
，
北
京
崇
文
門
蘇
州
胡
同
南

邊
開
了
一
個
小
酒
館
，
東
主
是
兩
個
法
國
青

年
，
賣
煎
豬
排
、
熱
狗
還
有
葡
萄
酒
，
這
裡
離
東

交
民
巷
外
國
兵
營
很
近
，
很
快
就
把
思
鄉
的
英
法

德
意
士
兵
全
吸
引
來
了
，
生
意
大
好
。
一
九
零
三

年
小
酒
館
搬
到
了
東
長
安
街
南
口
王
府
井
，
建
起

六
層
樓
，
掛
上
了
北
京
飯
店
的
牌
子
，
成
為
當
時

北
京
最
高
的
樓
房
和
最
大
的
飯
店
。

走
進
北
京
飯
店
東
大
廳
，
一
進
門
就
給
人
感
覺

與
眾
不
同
，
一
架
豪
華
的
古
董
鋼
琴
，
是
現
存
於

世
最
古
老
的
蓓
森
朵
夫
琴
之
一
。
蓓
森
朵
夫
鋼
琴

被
稱
為
維
也
納
音
色
，
蓓
森
朵
夫
鋼
琴
中
最
華
麗

的
頂
級
收
藏
品
，
金
屬
部
件
均
由
黃
金
鑄
造
而

成
。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
北
京
飯
店
因
為
離
天
安

門
和
中
南
海
近
，
成
為
北
京
最
重
要
的
酒
店
，
開

國
第
一
宴
就
在
北
京
飯
店
舉
辦
。

北
京
飯
店
幾
經
易
手
，
但
最
早
東
主
是
法
國

人
，
一
直
還
是
以
西
式
法
餐
為
主
。
國
宴
必
須
用

中
餐
，
周
恩
來
決
定
以
淮
揚
菜
為
主
，
倒
不
是
周
恩
來
有
個

人
偏
好
，
國
宴
請
的
外
國
賓
客
不
是
重
點
，
重
要
的
是
來
自

全
國
各
地
的
知
名
人
士
、
富
商
、
政
客
、
名
流
，
他
們
吃
過

見
過
，
不
能
讓
他
們
覺
得﹁
小
米
加
步
槍﹂
的
共
產
黨
是
土

包
子
，
周
恩
來
是
江
蘇
淮
安
人
最
熟
悉
淮
揚
菜
，
親
自
把

關
，
保
險
他
們
挑
不
出
任
何
差
錯
。
北
京
飯
店
按
照
總
理
的

指
示
臨
時
搭
起
一
個
中
餐
廚
房
，
從
玉
華
台
飯
莊
請
來
九
位

頂
級
大
廚
，
個
個
都
是
高
手
，
辦
宴
席
是
他
們
拿
手
好
戲
，

但
要
做
六
十
桌
，
供
六
百
人
同
時
進
餐
還
是
有
難
度
。
魚

翅
、
海
參
、
扒
鴨
、
燕
菜
湯
、
獅
子
頭
可
以
預
早
燒
出
半
成

品
，
紅
燜
大
蝦
、
鮮
蘑
菜
心
、
乾
燒
魚
、
大
煮
乾
絲
等
必
須

現
做
現
吃
。
廚
師
長
姓
朱
，
十
九
歲
就
師
從
名
廚
，
手
藝
上

乘
沒
的
說
，
但
也
從
來
沒
做
過
這
麼
大
的
宴
席
，
就
算
做
過

宴
席
，
大
廚
的
責
任
也
是
只
侍
候
好
最
重
要
的
主
桌
就
行
，

這
次
是
國
宴
，
桌
桌
不
能
馬
虎
。
朱
廚
師
長
想
出
來
一
個
辦

法
，
就
用﹁
大
鍋
菜﹂
，
一
口
碩
大
的
炒
鍋
，
一
鍋
能
盛
六

十
盤
，
保
證
色
香
味
火
候
一
絲
不
差
，
真
考
功
夫
。

自
成
功
的
國
宴
第
一
宴
開
始
，
北
京
飯
店
擔
當
了
國
家
所

有
的
重
要
宴
席
。
一
九
七
二
年
尼
克
松
訪
華
，
來
的
第
二

天
，
尼
克
松
夫
人
哪
兒
都
沒
去
，
先
來
到
北
京
飯
店
，
她
不

去
餐
廳
吃
飯
，
而
是
來
到
廚
房
，
說
是
參
觀
，
其
實
她
要
親

眼
看
着
廚
師
做
，
炒
一
盤
，
吃
一
盤
，
原
來
為
她
準
備
的
一

桌
菜
都
沒
吃
。
中
國
菜
最
講
火
候
，
現
做
現
吃
才
品
得
出
原

味
，
不
知
是
哪
位
中
國
通
的
指
點
，
還
是
她
真
是
食
家
。
吃

完
她
讚
不
絕
口
，
承
認
北
京
飯
店
是
中
國
烹
飪
的
大
本
營
。

國宴第一宴

香
港
有
不
少
四
五
十
歲
的
舊
樓
，
這
些
舊
樓
面
對
着
外
牆

滲
水
、
石
屎
剝
落
、
天
花
板
石
屎
鋼
筋
爆
裂
、
電
梯
老
化
的

問
題
。
一
般
而
言
，
管
理
公
司
的
責
任
是
要
做
好
這
些
老
年

樓
宇
的
保
養
工
作
，
延
長
樓
宇
的
壽
命
，
讓
老
年
業
主
安
居

樂
業
。
但
是
，
某
一
些
負
責
管
理
這
些
樓
宇
的
管
理
公
司
，

並
沒
有
做
好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
他
們
最
大
的
利
益
是
配
合
地
產

商
，
收
購
這
些
物
業
，
然
後
重
新
興
建
。
他
們
起
着
通
風
報
信
的

作
用
，
做
大
廈
的
內
奸
，
向
地
產
商
提
供
各
種
訊
息
。
香
港
許
多

地
產
集
團
，
轄
下
有
不
少
管
理
公
司
。
某
一
些
管
理
公
司
有
了
這

種
賊
心
，
他
們
就
會
千
方
百
計
，
用
拖
延
推
諉
的
辦
法
，
讓
大
廈

進
行
小
修
小
補
，
不
作
防
滲
漏
的
工
程
，
加
速
大
廈
的
老
化
。
即

使
屋
宇
署
下
令
全
面
維
修
，
管
理
公
司
立
即
會
同
外
圍
的
自
己
友

合
作
，
進
行
圍
標
，
以
較
高
的
價
格
，
取
得
維
修
合
同
。
但
是
，

對
於
防
滲
漏
的
工
程
、
食
水
管
道
、
下
水
道
渠
務
的
翻
新
工
程
得

過
且
過
，
即
時
維
修
之
後
，
一
年
半
載
，
又
再
舊
病
復
發
。
管
理

公
司
的
意
圖
，
其
實
是
讓
老
業
主
覺
得
樓
宇
住
不
下
去
，
樓
宇
不

安
全
，
把
樓
宇
早
賣
出
早
着
。
他
們
如
果
獲
得
交
易
額
的
百
分
之

一
作
為
佣
金
，
就
已
是
肥
美
得
很
。

所
以
，
樹
大
有
枯
枝
，
管
理
公
司
已
經
成
為
了﹁
近
水
樓
台
先

得
賊﹂
的
最
大
危
險
因
素
。
管
理
公
司
都
是
通
過
招
標
取
得
大
廈

的
管
理
權
的
，
因
為
採
取
價
低
者
得
，
管
理
公
司
的
收
費
都
會
壓

到
很
低
的
水
平
，
有
一
些
管
理
公
司
則
在
收
費
方
面
定
明
：
如
果

大
廈
進
行
維
修
，
管
理
公
司
將
會
收
取
百
分
之
五
的
維
修
合
同
的

監
督
和
顧
問
費
用
。
目
前
，
政
府
推
行
了
最
低
工
資
制
度
，
已
經

使
得
管
理
公
司
既
招
不
到
了
足
夠
的
合
格
的
人
手
，
也
使
管
理
行

業
無
利
可
圖
。
他
們
唯
有
出
奇
招
搵
銀
紙
，
做
收
購
財
團
的﹁
二

五
仔﹂
，
這
是
發
財
的
捷
徑
。
有
一
些
大
廈
，
七
成
的
業
主
願
意
出
售
業

權
，
百
分
之
三
十
不
願
意
，
最
後
購
入
了
業
權
的
財
團
，
一
定
壟
斷
了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主
席
的
位
置
，
通
過
管
理
公
司
許
多
不
作
為
，
讓
管
理
水
準
一
日

比
一
日
差
，
經
常
中
門
大
開
、
經
常
發
生
爆
格
事
件
、
經
常
停
電
，
或
者
停

水
，
有
時
候
更
加
爆
鹹
水
喉
，
餘
下
的
小
業
主
不
想
投
降
也
不
可
能
，
最
後

只
能
出
售
物
業
了
事
。
若
果
地
舖
不
肯
走
，
大
廈
管
理
處
立
即
會
進
行
假
維

修
，
在
你
的
店
面
的
行
人
道
，
搭
起
了
竹
棚
，
讓
行
人
經
過
也
不
方
便
，
商

店
做
不
了
生
意
。

現
在
香
港
最
需
要
的
就
是
有
良
心
的
大
廈
管
理
公
司
，
不
要
在
維
修
費
用

方
面
盤
剝
年
老
的
小
業
主
，
需
要
政
團
真
心
為
居
民
服
務
，
協
助
老
年
居
民

管
理
好
大
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根
據
現
在
的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要
防
止
管
理
公
司
向
收
購
財
團
輸
送
利

益
、
要
防
止
維
修
工
程
圍
標
，
舉
證
的
條
件
是
非
常
嚴
格
的
，
所
以
很
多
案

件
都
會
有
調
查
、
無
下
文
，
不
了
了
之
。
下
一
任
的
行
政
長
官
，
如
果
能
讓

老
年
業
主
安
居
樂
業
，
協
助
他
們
做
好
大
廈
的
維
修
工
作
，
將
會
功
德
無

量
。 近水樓台先得「賊」

四
年
前
端
午
節
，
甥
女
們
從
柏
斯
及
倫
敦
趕
到
，
之

前
她
們
幾
個
表
兄
弟
們
也
已
從
多
倫
多
回
來
過
，
捨
不

得
祖
母
，
不
辭
旅
途
勞
苦
飛
萬
千
里
，
幾
個
月
間
一
再

回
來
再
見
又
再
見
。
雖
知
時
日
無
多
，
早
存
充
足
心
理

準
備
，
沒
想
到
媽
媽
離
開
的
時
刻
來
得
那
麼
快
。
黃
昏

從
醫
院
出
來
，
十
多
人
湧
到
藍
地
季
季
紅
酒
家
，
多
天
下
來

就
是
忙
着
進
出
醫
院
，
都
沒
讓
大
家
吃
一
頓
好
，
那
夜
舉
杯

同
慶
，
慶
幸
母
親
仍
在
。

端
午
節
次
天
，
五
月
初
六
清
晨
，
醫
院
來
電
急
召
，
母
親

彌
留
，
匆
匆
趕
到
，
一
輪
周
張
後
情
況
緩
和
，
在
世
在
港
的

弟
兄
姊
妹
到
齊
，
編
好
守
候
時
間
表
，
我
與
大
姐
幼
弟
第
一

組
，
眾
人
散
去
回
家
稍
事
休
息
的
回
家
，
吃
午
飯
的
吃
飯
，

抽
煙
的
走
到
醫
院
外
頭
，
上
廁
所
的
上
廁
所
。
挪
一
張
椅
子

自
己
獨
自
坐
在
病
房
門
邊
，
既
守
望
着
媽
媽
，
也
用
手
機
打

着
遲
交
、
早
已
過
了
死
線
的
專
欄
稿
子
。

接
近
收
筆
，
聽
見
媽
媽
重
重
呼
了
兩
口
氣
，
手
機
忽
然
失

靈
，
畫
面
瞬
間
空
白
，
整
篇
稿
子
失
蹤
，
正
欲
跳
起
頓
腳
，

大
姐
如
廁
回
來
檢
查
母
親
狀
況
，
忽
然
大
喊
：
媽
！
媽
！

迅
雷
不
及
，
媽
媽
斷
氣
，
離
開
了
塵
世
。
雖
然
呼
吸
停

頓
，
心
電
圖
顯
示
，
仍
有
活
動
，
大
夥
不
停
喊
她
，
每
喊
一

次
，
心
電
圖
跳
動
加
速
，
她
聽
見
我
們
呼
天
搶
地
。
直
至
本

已
離
開
醫
院
其
他
家
人
全
回
來
了
，
也
包
括
感
情
深
厚
的
姑

姑
。姑

嫂
倆
陰
陽
阻
隔
，
細
細
婉
言
道
別
，
心
電
圖
慢
下
來
，

然
後
轉
成
一
條
直
線
。
哭
喊
的
哭
喊
，
飲
泣
的
飲
泣
，
如
何

不
捨
必
須
一
別
。
眾
人
悲
傷
的
時
刻
，
自
己
倒
冷
靜
，
與
醫

生
謢
士
問
詢
如
何
處
理
身
後
事
。
直
至
一
星
期
後
母
親
喪
禮
舉
行
前
一

天
，
騎
單
車
途
經
外
祖
父
母
村
子
，
想
起
童
年
往
事
，
姊
弟
隨
媽
媽
回

外
家
探
親
一
應
小
故
事
，
憶
起
已
離
世
的
外
祖
父
母
、
姨
母
舅
舅
們
、

以
及
我
早
逝
的
二
姐
與
三
姐
，
望
艷
陽
悠
悠
藍
天
白
雲
，
忽
爾
失
聲
狂

哭
，
喪
母
之
痛
那
刻
才
衝
破
自
己
遇
事
安
靜
的
常
規
，
結
實
哭
了
一

場
。四

年
了
，
媽
媽
，
散
播
世
界
不
同
角
落
的
曾
孫
子
女
們
增
添
了
好
幾

個
，
你
肯
定
含

笑
細
觀
眉
宇
開

展
，
想
及
這
裡

我
也
輕
鬆
起

來
，
日
子
走

着
、
走
着
，
我

們
重
聚
的
日
子

愈
來
愈
近
了
！

母後四年

昨
日
提
到
澳
門
荷
花
節
時
，
曾

引
了
李
漁
在
︽
閒
情
偶
寄
．
芙

蕖
︾
對
荷
花
在
未
開
與
盛
開
時
可

觀
賞
之
處
，
讚
不
絕
口
，
他
在
文

章
的
結
尾
更
說
：﹁
是
芙
蕖
者

也
，
無
一
時
一
刻
，
不
適
耳
目
之
觀
；

無
一
物
一
絲
，
不
備
家
常
之
用
者
也
。

有
五
穀
之
實
，
而
不
有
其
名
；
兼
百
花

之
長
，
而
各
去
其
短
。
種
植
之
利
，
有

大
於
此
者
乎
？﹂

真
的
，
荷
花
不
但
可
觀
可
賞
，
還
可

做
菜
，
更
可
用
來
點
茶
和
製
酒
。
荷
葉

亦
可
做
荷
葉
飯
，
更
可
作﹁
糯
米

雞﹂
。

荷
花
之
根
為
藕
，
廣
東
的
蓮
藕
湯
和

煎
藕
餅
，
是
港
人
的
夏
日
常
飲
常
食
。

上
海
菜
的
糖
藕
，
更
是
甜
食
中
的
佼
佼

者
。
古
代
食
譜
中
曾
說
，
蓮
藕﹁
中
虛

七
竅
，
不
染
一
塵
，
豈
但
爽
口
，
自
可
觀
心
。﹂

韓
愈
有
詩
說
：﹁
冷
比
霜
雪
甘
比
蜜
，
一
片
入
口

沉
痾
痊
。﹂
古
代
的
藥
籍
更
有﹁
藕
皮
散
血
，
始

自
庖
人﹂
和﹁
男
食
韭
，
女
食
藕﹂
的
說
法
。

荷
花
的
果
實
就
是
蓮
子
，
相
信
不
食
甜
品
的

人
，
也
曾
嚐
過
八
寶
鴨
和
裹
蒸
粽
裡
包
的
蓮
子

吧
？
唐
朝
的
皇
甫
松
有
︽
採
蓮
子
︾
詩
兩
首
，
是

詠
蓮
子
中
最
膾
炙
人
口
的
：﹁
菡
萏
香
連
十
頃

陂
，
小
姑
貪
戲
採
蓮
遲
。
晚
來
弄
水
船
頭
濕
，
更

脫
紅
裙
裹
鴨
兒
。﹂﹁
船
動
湖
光
灩
灩
秋
，
貪
看

年
少
信
船
流
。
無
端
隔
水
拋
蓮
子
，
遙
被
人
知
半

日
羞
。﹂
為
什
麼
拋
蓮
子
的
女
子
被
人
看
見
了
會

感
到
半
日
羞
呢
？
因
為
蓮
子
的
諧
音
是﹁
憐

子﹂
，
這
憐
子
之
意
，
現
代
人
直
接
說
來
就
是
英

文
的LO

V
E

字
了
。
拋
蓮
子
，
就
是
我
愛
你
也
。

所
以
，
男
女
約
會
，
如
果
女
子
主
動
替
男
子
點
了

一
碗
蓮
子
糖
水
，
就
要
留
意
內
中
深
意
了
。

白
居
易
︽
酒
熟
憶
皇
甫
十
︾
詩
說
：﹁
疏
索
柳

花
碗
，
寂
寥
荷
葉
杯
。﹂
這
荷
葉
杯
，
是
用
荷
的

莖
製
成
的
。
荷
葉
的
正
中
心
，
有
一
處
凹
下
的
地

方
，
和
莖
相
連
，
把
這
地
方
刺
穿
它
，
作
成
盛
酒

器
具
，
便
是
荷
葉
杯
。
用
荷
葉
杯
來
飲
荷
花
酒
，

吃
煎
藕
餅
，
喝
蓮
藕
湯
，
甜
品
配
糖
藕
，
想
來
是

賞
荷
季
節
裡
的
人
生
一
大
樂
事
吧
。

荷的種種

許多年前，我們這裡有一條河，這條河經過村
西的一個泥塘，給這片泥塘注入了河水，也帶來
了許多的水生物，使這個原本很小的泥塘，生長
出很多的葦子來。我童年的記憶裡，它就是村子
裡最美的風景。我童年的記憶，就是從這片葦塘
開始的。
從我記事起，我們就在這片葦塘裡玩耍。春
天，女孩在葦塘邊採花，男孩鑽進葦塘裡逮鳥。
夏天，女孩在葦塘邊撈魚，男孩則在葦塘裡洗
澡。我們只在水淺的地方玩。水深的地方，水最
為清澈，大人們就在這裡漿洗衣裳。
葦塘裡的泥很多，人在水裡攪來攪去，都把水
攪渾了。水裡的小蝦往外跳，小魚仰着頭在水面
上呼吸，從牠呼吸的地方冒起一朵朵微小的浪
花，我們就拿盆到葦塘裡逮魚蝦。
葦塘裡有一種鳥，叫起來「喳喳」響，我們都
叫牠「葦喳喳」。這種鳥長得很漂亮，腿長，尾
巴也很長，羽毛是綠色的，還有幾根藍色的小羽
毛，每天都在不停地歡唱。牠們很聰明，會自己
做窩，每年六七月份，牠就要做好窩，然後在自
己的新家裡抱窩。也有的鳥不做窩，因為牠們已
經有了自己的窩，已經在這裡住了很久了。有許
多許多年了吧？
牠的窩做得很巧妙，不知從哪弄來的麻繩，將
三根相鄰的葦子緊緊地捆住，使其交叉成一個三
角架，再從附近的村莊裡、田野上找來一些草
根、亂麻，轉着蘆葦的三角架盤成一個圓圓的
窩，窩裡覆上柔軟的棉絮，或者羽毛，便開始下
蛋了。少則下三個，多則下五個，大都是單數，

雙數是極少見的。葦喳喳孵窩的時候，也是小夥
伴們最快樂的時候。
那時生活條件差，沒有什麼好吃的，嘴饞了，
孩子們就到葦蕩裡找鳥蛋。雖然那時還沒有生態
保護的意識，但是大家都知道，一次不能拿太
多。一窩鳥蛋，如果裡面有三個，他們就拿一
個，如果有五個，他們就拿兩個，總得給牠留幾
個。不然葦喳喳會生氣，一生氣就會氣跑了，以
後想吃鳥蛋也就沒有了，所以大家很自覺。面對
這些帶着溫暖的鳥蛋，我卻從來不敢拿。
深秋，葦子開花了，模樣就像今天的孩子們手

裡舉着的棉花糖，挑在蘆葦的桿頭上，很柔軟，
也很順滑，彷彿一口氣就能把上面的花絮吹飛
了。
冬天來臨，村裡開始割葦子，用來編葦蓆或賣

給蓋屋的人家。這時候，葦喳喳就不見了，估計
是飛到南方過冬了。葦塘裡的水也漸漸乾涸。冰
凍將黑色的泥土掩蓋了。沒有葦子的葦塘很蕭
索。每年冬天，我們都盼望着春天早點來。等到
春天來臨，葦子才又長出來，葦喳喳的聲音又在
耳邊迴響着。
葦子最茂盛的時候，端午節也快到了，這個時

候的葦子長得一人多高，家家戶戶開始準備葦葉
包粽子。包粽子的葦葉不能太嫩，也不能太老，
嫩葦葉太窄，兜不住米，老了一折就斷了。最好
的葦葉長在最為茂盛的蘆葦上，葦葉的顏色深，
葉片寬而長，有一定的柔韌度，包出的粽子才結
實。
採葦葉，我們都叫「劈葦葉」，一般都是男的

去，大人小孩都能去，唯獨不讓女的去，因為葦
塘裡的泥太深，進去得脫掉褲子，只穿一個小褲
衩，女的去了不方便。葦葉劈回來，要在清水裡
洗淨，捋好，展平，以便包粽子的時候拿起來順
手。有的人家劈很多，用不了的就送給親戚，他
們村子裡沒葦塘。有時也把葦葉晾乾，疊成一摞
一摞的，懸掛在屋樑上留着以後用。有的人家也
拿到集上賣，以補貼家用。
大米是南方的物產，北方人家見得少，也沒有
糯米，偶爾買幾斤大米和糯米，用它們來包粽子
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多數是用我們當地產的黏
米，這種米北方的田地裡種很多，黏米成熟時，
穗頭金黃金黃的。黏米去皮去殼後，就是包粽子
的好材料。同時將浸過水的麥子、玉米、高粱在
石碾上碾壓去皮，晾乾備用。
端午節的前一天，母親把麥仁、玉米、高粱等
淘洗一番，將大棗、葦葉洗淨，一切準備就緒，
吃過晚飯就開始包粽子。家裡人口多，每年包粽
子都要包上一大鍋。有的人家白天下地勞動，晚
上回家全家動手包粽子，從吃了晚飯開始包，一
直包到月上中天，星子稀落，一大鍋粽子才能包
出來。大人包，小孩也學，包粽子的手藝就是這
樣傳承下來的。
包粽子時，先拿起兩三片葦葉，在掌心轉一

圈，讓它形成一個上寬下尖的小圓筒，把洗好的
米放進去，剩餘的半截葦葉折過來，一個三角式
的粽子就形成了，再用線繩在三角上纏幾下，捻
成結，一個粽子才算是做好了。纏粽子的線繩是
自家紡的棉線，有的人家不捨得用，就讓小孩到
山上找桑樹，折來桑樹枝，剝下青而堅韌的外皮
撕成條，用來代替線繩紥粽子。
那時村裡窮，許多人家的粽子裡都不放糖。誰

家要是放了糖，大人小孩都羨慕得不得了。不過
不要緊，家家都還有大紅棗。棗是北方的特產，

種棗的人家太多了，家家都不缺這個。包好的粽
子放在鍋裡，加水浸泡一晚上，第二天天不亮，
母親就早早地起床，看原本癟癟的粽子滿滿地脹
起來，就開始生火煮粽子。炊煙在灶間裡瀰漫，
睡夢裡都是炊煙的味道。等炊煙散去，我們從夢
中醒來，粽子也煮熟了，取而代之的是粽子的清
香。
粽子撈出鍋，母親用葦編的用具盛了，讓我們
先送給長輩們幾個，再送給左鄰右舍幾個，等粽
子分送完畢，全家人才圍坐在桌邊吃粽子。往往
是剛給東家送了粽子，西家也正好送粽子給我
們。大家在街頭上遇到，分享着粽子，也分享着
喜悅。因為大家都知道，每家的粽子都不一樣。
東家用的是高粱米，西家用的是黏米，南邊、北
邊的人家用的是玉米仁……不同的材質，色澤、
味道也都不一樣。
等我們坐下吃飯時，桌上的粽子早就已五花八

門了，什麼餡的都有。這一天的早餐和午飯，吃
的必定是粽子；這一天的人們相約見面，談的必
定是粽子。走在街上你也會發現，各種各樣的粽
香混雜在空氣裡，整個村莊都被粽子的味道瀰漫
了。
除了包粽子，端午節那天我們還去採艾葉，三

五枝艾蒿為一把，插在老屋的牆縫裡，遠遠就能
聞到一股艾葉香。把艾葉團成團壓扁，包在裁好
的紅布綠布裡，讓姐姐們給我們做荷包。紅布做
一個，綠布做一個，掛在驕傲的脖子上，於是童
年的睡夢裡，便又飄起了粽子的甜，艾葉的
香……
令人遺憾的是，四十多年過去了，那條小河早

已經斷流，那個葦塘也被人們填平了，以致後來
出生的年輕人，早已沒有那條河、那片葦塘的記
憶了。它成了我們這一代，甚或更年老的人們的
記憶，定格在夢裡了。

葦葉．粽香．荷包

師
生
之
間
的
緣
分
不
一
定
就
是
牢
固

的
，
有
時
也
十
分
脆
弱
。
五
倫
關
係
也

得
說
情
分
，
父
子
母
女
之
間
如
陌
路
人

的
，
比
比
皆
是
，
師
生
之
間
也
是
一

樣
。

朋
友
常
說
自
己
跟
父
親
的
緣
分
薄
。
小

時
候
父
親
當
船
員
，
常
常
出
海
到
菲
律

賓
，
幾
個
月
回
家
一
次
，
逗
留
未
幾
便
又

走
了
。
到
了
高
中
會
考
，
父
親
回
來
的
次

數
少
了
，
對
她
的
學
業
不
大
關
心
。
其
後

大
學
畢
業
，
父
親
終
於
辭
掉
了
船
上
的
工

作
，
退
休
回
家
。
奇
怪
的
父
女
兩
人
在
小

小
的
住
家
裡
都
很
少
說
話
，
連
共
處
一
室

的
感
覺
也
很
不
自
然
，
不
是
父
親
提
早
回
房

休
息
，
便
是
女
兒
退
回
自
己
的
空
間
裡
打
手

機
。
她
因
此
而
推
算
，
父
女
兩
人
緣
薄
。

我
跟
自
己
的
老
師
和
學
生
雖
然
沒
有
不
自

在
的
感
覺
，
但
也
知
道
緣
分
有
厚
有
薄
。
通

常
我
們
喜
愛
的
老
師
不
一
定
是
常
有
聯
繫
的

人
，
反
倒
是
因
為
跟
同
儕
們
湊
熱
鬧
，
轉
而

跟
不
熟
稔
的
老
師
每
年
聚
會
三
幾
次
，
日
久

生
情
。
或
許
當
老
師
的
也
有
同
樣
的
際
遇
，

最
疼
愛
最
常
予
以
支
持
的
學
生
，
畢
業
後
去
如
黃
鶴
，

反
而
在
學
時
沒
甚
留
意
的
，
卻
常
常
來
拜
訪
，
噓
寒
問

暖
。
緣
分
這
回
事
，
背
後
另
有
會
計
師
，
收
支
並
不
平

衡
。有

件
關
於
師
生
的
事
，
聽
到
的
人
都
義
憤
填
胸
。
我

們
最
敬
愛
的
一
位
教
授
，
為
人
慷
慨
，
從
不
吝
嗇
對
我

們
的
支
持
。
他
用
退
休
金
買
了
一
所
房
子
安
居
，
未
幾

收
到
一
位
舊
學
生
的
求
助
說
需
要
金
錢
周
轉
，
否
則
要

坐
錢
債
牢
。
老
師
想
也
不
想
，
便
把
房
子
按
給
銀
行
，

轉
頭
把
款
項
借
了
給
他
。
這
個
人
繼
而
失
蹤
了
，
老
師

房
子
被
收
，
便
跟
師
母
移
居
外
地
，
未
幾
客
死
異
鄉
。

師
生
之
間
原
是
單
純
而
不
涉
利
害
的
，
這
份
崇
高
的
關

係
卻
被
徹
底
地
利
用
了
，
令
人
痛
心
。

昨
晨
我
的
論
文
導
師
劉
述
先
教
授
在
台
北
去
世
了
，

消
息
傳
來
叫
弟
子
們
神
傷
。
我
們
都
領
受
過
老
師
的
愛

護
和
推
薦
，
甚
至
因
此
而
受
福
一
生
，
但
也
怪
責
自
己

回
報
和
問
候
不
足
，
致
使
在
一
起
的
記
憶
都
是
從
前

的
。
有
些
人
桃
李
滿
門
是
熱
鬧
和
高
調
的
，
有
些
卻
低

調
得
很
，
但
並
不
代
表
影
響
不
夠
深
遠
，
有
時
是
正
好

相
反
。 師生緣

百
家
廊

若
荷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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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農曆五月初六，端午
節後一天，母親離開我們整
整四年！ 作者提供


